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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如如何何一一步步步步

丢丢掉掉了了传传统统文文化化

近百年来，我们之所以对文化失去自信，主要是从上
世纪初和上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我们在鸦片战争时期遇
到了西方列强，受到冲击后面临着被瓜分、被统治的局
面，我们迫切要救亡图存。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开始学习
西方的经验。

“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结果一场
甲午海战把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北洋水师打败了，这就
告诉我们光有物质上的强大是不够的，还得有制度。

之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保
证物质上能发挥力量。结果两次制度改革都没有那么成功，
其中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于是人们反思到文化根源去，我
们的制度改不动，改了也要复辟，原因是我们传统文化观念
太顽固，尤其是儒家思想。大家觉得，如果不破除儒家观念
就很难实现共和，很难实现民众的自主性。

1915年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来清算传统文化的。
这个时候，西方的文化思想传进中国，自由民主平等法制
等理念都引进来了。中国传统礼教非常强调人之间的自
然隶属关系，并让大家都来遵守这种行为规范。这样的观
念和强调个体、个性、运用法律来保证自己权益等西方思
想相对立。鲁迅先生提出吃人的礼教，把礼教叫“封建的
礼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礼教的全盘否定。通过在观
念上破除礼教，来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理念。

到上世纪30年代，有一位学者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
当时有很多学者不赞同，1935年有10位教授联名发表宣
言，叫作“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但当时主张坚持传统文化
主体立场的力量很微薄，无可否认的是全盘西化占了主
流。于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越来越缺失。

在这段时期，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社会生活上，中国
社会都沿着西方化的道路走。尤其是新的教育制度理念
也在改变。我们都接受新式教育了，传统文化的元素在逐
渐减少，再加上提倡白话文，学习古代文献也增加了很多
困难，大部分人都看不懂文言文了。这样一来，人们跟传
统文化的联系就不顺利了，首先存在语言障碍，其次存在
思维方式的障碍。我们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讲究精
细化、定量化、定性化、标准化，而我们传统文化讲究大
概、模糊性、混沌性、非确定性，这样的观念就让人们越来
越难理解了。

解放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直接冲击了我们最基
层、最日常的家庭生活，我们所谓的旧习惯、旧习俗、旧观
念彻底被破除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正从根上被破
除了。以前在精英层次、在大城市里面已经破除了很多，
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最基层的老百姓中还保留了很多
传统习俗，但是这个时候这些习俗也被打破了，某种程度
上讲传统文化的根都断裂了。

马上要到新文化运动100年了，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反
思一下。从全世界来看，中国文化并不是已经过时或者落
后的文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以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就
需要我们认真地整理思考。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 整理）

光会背《弟子规》没用，

得去行动

齐鲁晚报：第一个问题开门见
山，您认为如何才能恢复传统文化？

楼宇烈：完全的原样恢复是不
可能的，我们要根据时代面貌给予
它新的诠释。这个新的诠释要根据
我们现代社会的现实，全世界的文
化、社会、政治发展现状来做，要在
某些方面能够解决我们社会出现的
种种冲突、矛盾，这样才能发挥作
用。

齐鲁晚报：具体来说应该怎么
做？

楼宇烈：比如政府设立国学班，
做一种普及的工作。普及很重要，但
是纠正很多错误的认识以及很多被
曲解、被误解的东西可能更重要。

齐鲁晚报：也就是思想上的恢
复更重要？

楼宇烈：对。不过光思想上恢复
也不行，还要在实际行动上、现实生
活中去践行它。比如说，现在我们很
多人行为失范，可以让孩子们去读
读《弟子规》，这很好。但是不能光去
读，还得去行动。读懂一点，就要去
践行一点。比如说《弟子规》里讲“父
母呼，应勿缓”。这个道理你光会背
没用，在家庭里或者幼儿园里进行
幼儿教育，告诉孩子们如果爸爸妈
妈叫你，你就应该答应，而且应该问
他们有什么事，这样才有效。

齐鲁晚报：现在有一些读经班，
儒学班，再极端一点的有女德班。有
人认为女德班是比较负面的现象。
您对此如何看待？

楼宇烈：也不见得。主要是看办
女德班做什么。我下个月应山西省
妇联之邀，给她们讲一次女德的问
题。人们也意识到了，女子应该有女
子之德呀。过去要有，现代社会也要
有。传统女德是不是也有我们今天
可以吸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女德
班好不好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讲，看
它传播的是什么。

培养传统文化人才，

只能一步一步来

齐鲁晚报：现在弘扬传统文化
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吗？

楼宇烈：这个不好做绝对的评
价，我认为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是好的，可是用这个东西来
赚钱，搞一些形式的东西那就是不好的。

齐鲁晚报：什么是形式的东西？
楼宇烈：形式就是表面的东西。就是让大家来表演一下，背诵一下诗文，可没

有实际行动。在形式上建个国学班，找几个孩子来背背经，没意义。也有人讲我们
种的种子要发芽，但也不能光是老祖宗的东西，还要结合现实。

齐鲁晚报：现在这些读经班的老师，您认为如何？
楼宇烈：这个很难说，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大部分还不够资质。因为他们本身

都很年轻，受过多少传统教育呢？第二，对于这些经典的理解，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诠释，那么你诠释得对不对？对，没问题啊，我根据朱熹的
讲，那么今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不是还应该停留在朱熹那个时代去理解，那又
是一个问题了。

齐鲁晚报：那由大学来承担传统文化人才的培养和传承呢？
楼宇烈：现在传统文化这个东西，也没有多少大学能承担。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培养这些人才？
楼宇烈：各个方面都在规划，包括大学里面，有些大学也在做一些培训工作，

有些教育领导机构也可以做。比如说对中小学教师先进行培训，不过只能一步一
步来。做师资培训的机构有限，而对这方面人才的需要量太大，一下子培训不出这
么多人来。

丢失主体意识，

就会中不像中西不像西

齐鲁晚报：从晚清民国到现在，国学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吗？
楼宇烈：不可能，观点差异很大。有的人坚持传统一些，有的人坚持变通一些。
齐鲁晚报：主要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锋？
楼宇烈：对。或者是两者怎么结合的问题。接受西方文化没错，我们的文化是

开放的，开放的怎么能不接受外来东西呢？问题是怎样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个组成
部分，吸收进去要消化，变成自己的营养，这才是根本的。

齐鲁晚报：现在有这个趋势吗？
楼宇烈：现在应该说还没有。我们可以去接纳它，但真正消化成了问题。我们

现在很多人对自己文化了解得一知半解，对西方文化也只了解表面，那样就没法
击中要害了。

齐鲁晚报：您觉得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是以西方文化为主？
楼宇烈：还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马列主义就是西方的，今天上午还在谈论怎

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儒家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究竟怎么结合
也是个问题。比如中西医结合，这是很好的命题啊。结果呢，是西医瓦解了中医，解
构了中医。现在大家觉得中国没有真正的中医了。就是因为中西医结合以后，我们
在很大的实践层面上，是以西医的理论解构中医的理论。

齐鲁晚报：这是不是思维方式的不同？
楼宇烈：还有一个以什么为根基的问题，你站在什么根上去吸收那些东西？
齐鲁晚报：我们现在站在西方上面？
楼宇烈：基本吧，因为很多人对中国的东西已经不知道了，即使讲，也是以西

方的东西来讲了。我举个例子，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个瑞士的学生来找我，他是
在中医药大学留学的。他说我到中国来留学，很想听听中国中医最原本的思想和
精神，我来了以后，听这些老师们都是用西医的理论去解释中医的很多观念，我感
觉我白来了。我听说中医的很多理念，和中国哲学的很多概念名词是一样的，我能
不能来听听你们中国哲学史？我说当然可以啊，欢迎你来，但是你也别抱太大希
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哲学，也是用西方哲学的观点理念来讲的，这是近代
以来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套用马列，套用前苏联，套用西方哲学讲中国哲学。中
国哲学精神都已经被解构掉了。

齐鲁晚报：那您认为应该怎样去做？
楼宇烈：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根，再去吸收营养。我提出来的是，要树立一个

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我们再去广泛地接纳，那没问题，越
开放越好。如果把这个主体丢失，再去广泛地接纳，就什么也不是了。中不像中，西
不像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谈弘扬传统文化———

形形式式上上建建个个班班
背背背背经经没没意意义义

从晚清开始，我们一步步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弄丢了，那在今天，我们又该如何一步步找回来呢？
9月22日下午，在北大哲学系办公室里，记者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国学研究院教授楼

宇烈就此进行对话。

楼宇烈先生在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魏新丽 摄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张俊其


	B03-PDF 版面

